
暴行 是如何 发生的 9 并能导 向何方 



孙凤城 孙坤 荣译 


海 因里希 •伯尔 （Heinrich Bdll ， 1917 一 )， 德 
国 当 代著名 作家。 他 '生于 科隆一 个信仰 天主教 的小资 
产阶 级家庭 ， 父亲 是个雕 刻匠。 伯尔在 中学毕 业后当 
过学徒 f 1939 年被 征入伍 ， 作 为一个 步兵， 他 经历了 
六年战 争生活 ，， 多次 受伤， 还在 美军的 战俘营 里当过 
战俘。 第二 次世界 大战结 束后， 他回肩 科隆， 在曰耳 
曼语 言学系 学习， 之后 又当过 职员。 1951 年起 他专职 

I 

创作 ， 成为一 个自由 作家。 1970— 1972 年， 伯 尔任西 
德笔 会主席 ， 1971 年 任国际 笔会主 席。. 1972 年获诺 1 
尔文 学奖， 授奖是 表彰. “他的 创作， 它 们凭借 他对时 
代 的宽阔 视野， 结合 典型化 的灵敏 技巧， 对复 兴德国 
文学作 S 了贡 献”。 , 

由 于伯尔 曾 在战场 上呆过 多年， 战 前和战 后又接 
錐 过大量 .中下 层人民 9 因 而他的 作品反 映的社 会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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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 阔。 他主要 写小说 ，也 写过一 些 剧本和 评论。 主要 
作品 有 《列车 正点到 达 》 ( I 949 ) 、 《亚当 ，你 到过哪 里?》 
(1951)、 《无主 之家》 （1954)、 《我们 早年的 面包》 
(1955)、 《九点 半 钟玩台 球 >>(1959)、 《一 个妇 女周匣 
的群像 >>(1971) 和< 〈丧失 了名 誉的卡 塔琳娜 @ 勃 罗姆》 

• (1974) 等。 他的 作品大 多反映 战后西 德社会 情况， 

以 人道主 义观点 同情小 人物的 遭遇， 反对 法西斯 暴行 
和种族 歧视， 反 对侵略 战争。 

在艺 术上， 伯 尔作品 的基调 是传统 的现实 主义， 
但也 在许多 方面， 象 小说的 结构、 人物 性格的 刻划和 
主题 思想的 揭示等 方面， 采用了 一些现 代派的 手法。 

《丧 失了名 誉的卡 塔琳娜 0 勃 罗姆》 是伯 尔的著 
名中篇 小说。 它 讲述一 个自食 其力、 性格 坚强、 作风 
正派的 家庭助 理员因 遭到黄 色报纸 的无耻 诽谤， 迫使 
她最 后终于 开枪打 死了捏 造事实 的记者 这样一 个在资 
本主 义社会 里并不 新鲜的 故事。 伯尔用 简洁朴 素的文 
笔， iE 这 个普通 的故亊 写得一 环紧扣 一环， 生 动而紧 
凑。 更 重要的 是随着 情节的 展开， 作者 赋予这 件事以 
愈 来愈强 烈的社 会政治 意义， 不 仅涉及 到了西 德的政 
治经 济界、 文化新 闻界、 司法界 9 而且 通过对 女主人 
公 遭遇的 回顾， 提出 了诸如 婚姻、 宗教 信仰等 重要社 
会 问题。 由 于作者 严肃、 辛辣而 又不乏 幽默的 笔调， 
使作品 中关于 官方窃 听电话 的议论 、关 于共 产主义 、共 
严 党的看 法等部 分更具 有浓厚 的社会 慰义。 对 女主人 
公 勃罗姆 、布洛 纳夫人 等形象 的刻划 5 仅 寥寥数 笔又颇 
有 深度， 充分 显示了 伯尔 在人物 刻划上 的出色 才能。 

(孙 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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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于那些 次要的 来源， 有 的比较 重要， 有的 则没有 多大意 


义， 因为 从报道 中出现 的那些 关系， 纠纷， 偏见 以及苦 恼和供 
词 本身， 就可以 钯它们 弄清楚 ，.因 而在这 里就不 — ^ 说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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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 
















m 




类 似农神 





埃兹 曼纳坚 持要给 


副手默 丁经过 一场短 


于 这一天 狂欢节 已经开 
还没有 去 参加一 年一度 


翩 


大约 有三十 多个居 




着 大衣、 晨衣 和浴衣 在过道 







① 农 神节， 古罗马 时代于 每年十 二月中 在罗马 举衧庆 祝农神 的节日 # 后来和 
. 新年 合在一 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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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他那里 呆了一 个月， 照 顾他事 务所里 的那些 雇员， 他们在 
税务机 关人员 的监视 下照旧 工作。 我打 扫屋子 9 收 拾院子 ，还 
管 洗涤。 此外 我还经 常把洗 干净的 衣服送 给呆在 拘留所 里的菲 
耐 姆博士 9 还 给他送 一 些吃 的去， 特别是 '常 常给 他送亚 尔丁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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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正 常后， 她 就让别 人从駙 近的一 家咖啡 馆拿来 一袂蛋 糕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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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生 们跳过 9 后来我 就不大 S 童或只 是勉强 地跳过 几次， 最后 
就极本 不再接 受邀请 了， 原 因是， 这些先 生们经 常要喝 醉酒， 
然后 就在那 儿无札 纠缠。 说 得清楚 一些， 就是 自从我 有自己 _ 
小汽 车后， 就拒绝 这种邀 请了。 在这 之前， 我常 常不得 不请那 
些 先生们 中的某 一位把 我送回 家去。 我 踉这位 先生一 ” 说到 
这里 9 嬙用 手指了 指哈赫 3 哈赫 顿时面 红耳赤 ，也曾 经跳过 
舞 。”至 于 9 哈赫 是否也 曾经对 她纠缠 3 这个 问题去 P 没有 提到。 


从审讯 的过程 中可以 看出， 卡塔琳 娜 * 勃罗 姆对每 一个揩 
词都是 很认真 地加以 核对的 ， 写在 记录上 的每一 句句子 她都要 

求 念给她 折。 例如 ，在最 后一段 提到的 “无礼 纠缠” ，最初 在记录 
上 写的是 “温順 体贴” ，原 来的 措词是 “这 些先生 们变得 温顺体 

II 

贴起来 '卡 塔琳 擲 * 勃 罗姆对 此极为 愤怒， 坚決要 求改正 9 于 

是 在她和 检察官 之间， 趨和 巴埃兹 曼纳之 间引起 了一场 真正的 

有关 字义的 舌战。 卡 塔琳娜 声称， “温顺 体赌” 是 双方的 ，而 
“ 纠缠” 是 一种单 方面的 行动， 而 碰到的 往往始 终是后 一种情 
况。 当 先生们 认为， 这 一切并 不知此 重耍， 而且 如果这 次审讯 
比 一 ■般时 间长的 fe， 这 将是她 的贾任 5 她回 答说， 如果 在记录 
上以 “ 体贴” 代替了 “ 纠缠” 的话， 她蒋拒 绝在士 面签字 。这 
两 个字之 间的区 别对她 具有浃 定性的 意义。 为什 么她会 跟她的 
丈夫 离婚， 其 理由之 .一 就涉及 到这个 问题。 她 的丈夫 从来就 
没 有对她 “体贴 /过， 只是 一 • 味地 “纟彳 缠”。 

同样 的用于 布洛纳 夫妇的 “ 仁爱” 一 词也发 生了类 似的争 
论 。 记录上 写的是 “对我 很亲切 ”，而 勃罗姆 坚持用 “ 仁爱” 。当 
人 家认为 “ 仁爱” 这词太 _ 旧， 建议用 “ 慈祥” 来代 替时， 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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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现在正 在调查 一件很 严肅的 案件， 也就是 路德维 希 • 戋顿 _ 

案件。 他的事 件已经 扩大， 警察和 检察官 追查这 个案# 已有一 

年多了 。- 说到 这里， 飽问她 9 媲显然 不拒绝 ©这个 来访者 ， 是 
否 就是同 一个客 人呢； 这时 巴埃兹 曼纳则 祖暴地 插嘴说 ，这么 
说， 您 认识戈 顿已经 有两年 罗！” 

这一 个推断 使卡塔 琳娜惊 讶得竟 一时找 不出话 来回答 ^ 只 
是望着 巴埃兹 曼纳摇 摇头。 当她后 来终于 以令人 吃惊的 温和口 
气吞 吞吐吐 回答说 “不， 不是的 ，我 昨天才 认识他 ”时 ，显得 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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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早上他 们到达 城里的 




城还沉 湎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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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纳 在末一 版用红 边框凼 的一 栏里还 看到了 


《退 休老夫 妇感到 惊愕， 但 却无意 外之感 


的教育 经验， 极 少有判 断错人 的时候 


RaiS] 

m 


曼斯布 洛希鼓 笛乐团 彩排的 时候去 
的 勃罗姆 的前夫 $ 他转 过身去 ，以 


水。 如 老农梅 夫尔斯 所说， 其他的 
心情 疏远卡 ■•塔 琳娜 $ 认为这 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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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很 特别 5 
人在 狂欢节 




猶洛纳 家来回 _ 路程 大约是 六公里 ， 到 海彼茨 夫妇家 大概是 
公里， 到沃尔 特斯海 姆女士 那里大 概是國 公里; 如果打 宽一点 
算® 话平均 每周外 加有一 次额孙 的外出 工作， 也算得 松一点 


算® 话平均 每周外 加有一 次额孙 的外 出工作 ，也 3 
每次算 它二十 公里， 彌 么每天 分摊到 大约三 公里, 





每天 大约是 二十一 公里到 二十二 公里的 路程。 在这 里应该 



她并不 是天天 去看望 沃尔特 斯海姆 



是大 家对这 



不 计较。 这 样计算 的话， 每年大 概有八 千公里 。她， 卡塔 


m 




个什 么地方 


岡 


imni 


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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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Z-t • 


尔特斯 海姆女 
f 疑有 任何 关联。 


“知道 。”她 一点不 犹豫和 窘迫地 回答。 

“ 是您的 吗?” 

“是的 。” 

“您知 道它值 多少钱 吗?” 

“不太 清楚， 值 不了多 少钱。 5 ’ 

“是这 样，” 巴埃兹 曼 纳友 善地说 ，“为 了郑重 起见， 我们不 
仅 请了我 们这里 的行家 ， 而 且还请 了城里 的珠宝 商把它 作了估 
价 0 这只 戒指的 价值大 约在八 千到一 万马克 之间。 难道 您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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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 ，也 即巴埃 兹曼纳 （或者 ，可 能性更 大的是 哈赫） 曾经用 
如 此粗鲁 的话讲 过的那 件事。 他们 讲了以 上这一 些话。 说的是 
两个 彼此体 赌的入 所能说 的话。 讲得 相当长 9 足有十 分钟。 卡 
塔 琳娜告 诉埃尔 丝说， 也 许十分 钟还不 止呢。 至 于这两 个温顺 
体 赂的人 所用的 具体前 词汇， 人们 可以在 某些现 代的电 影中听 
到。 在 这些电 影里， 常常是 相隔很 遥远的 距离， 在电话 里讲了 
许许多 多表面 上看来 没有什 么意义 的话。 



她 帮助戈 顿神不 知鬼不 觉地从 她的住 所逃了 出去。 当她 帮助他 
逃 走时， 她 就成了 某种罪 行的同 谋犯， 尽 管在这 种情况 下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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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 记者招 待会， 但是由 于卡塔 琳娜使 戈顿 逃走所 


起 的震动 和恐惧 ，就 



了耍 召幵记 者招待 会了。 此外 ，由 


她 踉戈顿 认识， 因而也 就成了 


水“ 


时 髦人物 '自然 而然地 


就 成了大 家感兴 趣的对 象了。 至 于新闻 报道里 某些带 有侮辱 
或诽 镑性的 迆方， 她 可以对 此提出 控诉。 如果 发现检 察杌关 
部 有什么 “不 够严密 》 的地方 ， 那么 ， 请放心 9 检察 杌关会 
此提出 控告， 帮勘 她保持 她的权 利的。 随后， 卡塔琳 娜被带 


j 了一间 小屋里 9 撤去了 严密的 监视， 只 派了一 个年轻 的女助 


1 




她所 受到的 打击。 她并 不是一 个心理 学家， 但是 卡塔琳 娜明显 

4 

地对那 个她曾 经如此 喜欢， 为了它 长期辛 苦工作 的住所 不再感 
到兴 趣这个 事实， 是值得 引起注 意的。 

要想 打断沃 尔特斯 海姆的 滔滔不 绝的控 诉是非 常困难 W 。 
巴埃 玆曼纳 几次三 番想打 断她， 却 都没有 成功， 而当他 好不容 
易总 算把她 打断， 并责备 她接待 了戈顿 时， 她就发 替说， 她根本 
不知 道他的 名字， 他 没有作 过自我 介绍， 也没有 人把他 介绍给 
她。 她只 知道， 在这 个出事 的星期 三将近 十九点 半时， 他是由 
海塔 • 舒梅尔 陪同来 的， 一 起来的 还有舒 梅尔的 女朋友 克劳迪 
亚 •史 坦姆， 而后者 的同伴 却是一 个装扮 成酋长 的男人 $ 这人 
她只知 道名叫 卡尔， 此 人后来 的举止 行动很 奇怪。 踉戈 顿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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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事前约 好的， 在这 之前， 她还 从来没 有听说 过他的 名字, 
对于卡 塔琳娜 生活里 的每一 姻节， 她都可 以说得 出来。 当有 


八 


把 




X， 



怪的幵 汽车兜 



她时， 她就不 得不承 


. M 



他的 看法） 是个典 型的假 仁假义 酣人， 他 对世俗 和教会 的机构 
都 同样地 拍马屁 S 他还是 个讨人 厌的告 密者。 她 认为卡 塔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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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到 了斥责 9 而且要 餘注意 9 在 这里， 
察宫轲 尔顿博 士_ ■位 起着決 定性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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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只要 用“远 


海姆 女士叫 






而把 


年 二月二 十日星 期三晚 


mm 


感 到非常 为难， 因为我 




的 朋友去 参加这 个小小 




因为他 已经溜 过不止 


迪 亚的男 朋友从 中午起 


到 床上去 躺着。 因此 


个伙 伴带去 9 因 为我们 



咖 啡馆里 


正象狂 欢季节 的情景 


：；«? 


國 


达到了 我们的 目的. 




大家都 坐上路 德维希 
埃尔 丝姑姑 的住所 。那是 一辆波 尔舍牌 汽车① 9 四 个人坐 着挺不 


__t > I 

in **< I ^ * 


① 这 是一种 车厢比 较窄小 的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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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 但 好在路 不远。 至于 间到卡 塔琳娜 • 勃罗 姆是否 知道我 
们上 波尔克 特咖啡 馆去找 舞伴， 我的回 答是， 她是知 道的。 那 
天 早晨我 曾打电 话给正 在布洛 纳律师 那儿上 班的卡 塔琳娜 ，告 
诉她 9 如果 我们找 不到人 的话， 就 得单个 儿去赴 会了。 我也曾 
对她 说起， 我们 打算到 波尔克 特咖啡 馆去物 色舞伴 6 她 表示很 
不 赞成， 认为我 们太轻 信也太 轻浮。 卡塔 琳娜在 这件事 上表现 
得很 古怪。 因 为出乎 我意料 之外， 卡塔琳 娜一见 戈顿立 刻就把 
他占 有了， 同他跳 了一夜 的舞， 仿佛他 们早就 认识似 前。” 




克劳迪 亚 • 史坦姆 的回答 差不多 和她的 朋友海 塔 《 舒梅尔 
供 述完全 一样。 只有 在一个 非原则 的问题 上有些 出入， 就是 



和 卡尔酋 长跳了 三次舞 而不是 两次， 因 为在海 



戈顿邀 



跳舞 之前， 她 就已经 被卡尔 邀请跳 过一次 舞了。 对于以 冷冰冰 


出 名的卡 塔琳娜 






然与戈 顿一见 如故， 甚至于 这样亲 



她 也表示 很惊讶 


0 



参 加这次 舞会的 成员中 还有三 个人被 提审。 独资经 营的布 
商康拉 德 • 巴特斯 ，五 十六岁 ，是 沃尔特 斯海姆 女士酣 朋友； 还 
有海 特维希 和格奥 尔格® 泼洛 顿夫妇 9 前者二 十 六岁， 后者四 
十 二岁， 两人都 是机关 职员。 这三 人对于 那晚上 的经过 都作了 





描写。 他们 讲到卡 塔琳娜 * 勃 罗姆的 到来， 讲 到海塔 


舒梅 尔在路 德维希 * 戈顿 伴同下 出场， 而克 劳迪亚 *史 坦姆则 
由装扮 成酋长 的卡尔 陪同下 来到。 除此 之外， 这 整个晚 上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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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大家讨 谂审讯 记录， 检查一 下是否 有什么 漏洞时 P 柯尔 
顿溥士 提出了 一个问 题 9 鄹就是 s 是否应 该认真 地把名 叫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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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 个酋长 抓到手 9 钯他在 这事# 里钶起 的相当 暧昧的 作用调 
查 一下。 可是 叫他感 到奇怪 _ 是， 至 今还没 有任何 It 施 要缉補 
齡 “卡东 ' 如杲这 个卡东 不是和 戈顿一 起在波 尔克特 咖啡馆 
里出 现 _ 9 ■也 是同时 混迸这 个舞 会里去 te 。 在 柯尔顿 看来， 

卡尔 这个角 色不说 可疑， 至少也 是不清 楚的。 



前绅 士客人 W 住所 的线索 e 我敢 肯定， 她 所指引 的住宅 区的通 








道 是由于 



纳夫人 的缘故 才知 道的， 因为这 个至今 为 我们所 


公认的 “ 红色的 特罗德 9 , 她曾经 参予了 这个住 宅区的 设计 。” 


十四 


到此 为止， 第 一次的 倒叙算 是告一 段落， 人 们又从 星期五 


回 到星期 六了 。为 了避 兔继续 发生阻 塞以及 水势满 溢的惰 E 




已经 想尽了 办法。 但看来 耍全部 避兔却 还是不 太可能 做到。 
有 一点也 许要说 明的， 星期 五下午 审讯结 束后， 卡 塔琳娜 


有 一点也 谇要说 明的， 星期 五下午 审讯结 束后， 1 

、丝* 沃尔特 斯海姆 和康拉 德 • 巴特斯 

S 请求他 们一起 上褛。 她 承认， 她是在 



她刚 和戈顿 通过电 
.管不 是在审 讯时， 




任何 


讲 出她和 戈顿有 


| 1 » 5 | 


tm 



至害 怕接电 


她很希 望再接 


在这 


。 首 先要讲 




\iz\ 



I 



信箱， 直 到现在 为止， 这 个信箱 在她的 


小的 作用， 在大多 数的情 況下， 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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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荪 的是， 还有 



治 上的辱 骂话， 及什么 “红 色的煽 动者” 


■rir Ktl “ 


克里姆 林宫钴 


娜 f 等 等都有 


逐有五 封是从 〈(日 鞭》 卜 选出 来的剪 振， 有 些邀方 用红笔 


在旁 边作了 镋注， 其 中有这 样的话 ，斯大 


称办不 到_， 你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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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 ， 最 后他不 得不认 

说， 不 知怎么 搞的, 


可入 是吗？ 这 样的一 个人在 那些甘 当特务 的住户 们嘴里 只能用 
男 客人这 个词。 我 马上可 以变成 一个预 言家， 并且告 诉你， 至 

多在一 小时 之内， 这位绅 士客入 就要上 我们这 儿来； 此 外我还 
可以向 你预言 ， 还会 产生许 多烦恼 和冲突 —— 也 可能老 朋友之 
间的 友谊会 告终， 还要生 你的红 色的特 罗德. 的气， 比对 卡塔琳 
娜生 的气还 要大。 卡塔 琳娜身 上有两 个危险 的素质 2 老 实和骄 
傲。 她永 远也不 会承认 ，她向 这个年 轻人指 岀了逃 跑的邇 道，而 
这个 通道是 我踉她 一起共 同研究 过的。 冷 静点， 我的 亲爱的 s 
保持 冷静。 这事是 不会败 露的， 可是这 位戈顶 ，错了 9 是 戈顿神 
不知 鬼不觉 地能从 她_ 住所 逃得无 影无踪 ， 严袼 讲来我 是有责 
任的。 你一定 已经记 不得了 ，我曾 经在我 的卧室 里挂了 一幅“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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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可以说 是敬畏 I 是的, 真 该死, 对 她的清 白充满 


敬畏 ，甚 li 



除了这 清白之 夕卜， 还 有别的 一些 



种内 向的# 别冷静 的性格 —— 虽然 他比卡 塔琳娜 大十五 



里也 有了一 些成就 



排 了她的 倒霉的 生活啊 


■可 是卡塔 琳娜又 是怎# 严谨 
— -这就 便 使他不 能够这 样 


便他有 ii 这样的 想法， 因为他 很怕打 




者打扰 



了 ，今 
启示性 


丨 £ 


是那 个绅士 客人的 
个 耳光” 。是啊 ， 大 


不堪 负担的 




找到不 可“… •可是 
因为 特罗德 这时候 


la 







么一个 不愉快 的白天 是如此 不能忍 受， 而 且两个 老朋友 之间的 


紧 张气氛 是这样 强烈， 几乎 到了一 触即发 的地步 了呢？ 什么原 
因使得 人们竟 然反对 起四周 刷成浅 黄色， 画上了 时髦的 流行图 


案的 墙壁来 了呢? 


① 夏加尔 （1887 —）， 法国 抽象派 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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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 PM !” 阿洛 依斯， 斯# 劳葙莱 德说， 我来 只是为 
了告 诉你， 在 这件事 情上我 已经不 再需要 你们帮 助了。 在飞机 
场上 等雾的 时候， 你 们太紧 张了。 在你们 失去控 制或者 说失去 

耐性 之后一 小时， 雾就减 弱了。 否则的 话 9 你 们有 可能十 八点半 
就回到 这里。 甚至到 了慕尼 黑 $ 你 们也一 点没有 冷静地 想到打 
个 电话给 机场， 不然， 祢 们就会 勉道， 障 碍已经 消除。 不过， 
不要再 去说它 了， 也不必 再说什 么假话 了^ 一一 IP 使没有 雾， 飞 



去间 问天气 预报， 否则 的话， 他们 就会报 告你说 
消 退的。 那么你 至今还 没有和 她有过 联系 ？ w 


9 


9 


? 


你 呢?” 

没有 直接的 联系。 我只知 道， 大约 一个钟 点前她 


《日 报》 去， 约 托特格 斯明天 下午进 行一次 单独访 


斯答 应了。 除 此之外 




件更 加叫我 发愁的 




I 轆 黼—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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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对待她 的路德 维希却 决不会 这#。 
这时， 在 斯特劳 布莱德 的脸上 I 


m 


些 没有见 过的、 



人 惊讶的 表情， 差 一点引 起布洛 纳的同 情心， 至 少是潋 起了宽 


奇心: 这 几乎近 于是一 神屈辱 





隹邀这 就是妒 嫉吗? “灘么 


这 些首饰 
还 没有懂 




和钥匙 又怎么 样呢? ”糟 透了， 胡贝# 5 你难道 



这就 是我既 不能对 吕定也 不能对 哈赫和 警察讲 



他 们发现 


心卡塔 爾鄉， 担心 警察， 也 
屋子里 的那个 愚蠢的 年轻粗 
就离开 那里； 同时也 希望， 


柯尔 福斯顿 海姆去 





避 免发生 事故。 不 得已时 你可以 打匿名 电话。 尽 管戈顿 


在你屋 子里的 可能性 极小， 你也 必须立 刻告诉 警察。 要不然 
去干 这件事 。” 




样 的话， 我的 屋子， 我的 名字， 不就会 踉这个 匪徒联 


在 一起登 上头版 新闻了 



我在 想的是 有没有 别的办 



<9 a ^ # # 麝 


我 


想， 也 许你可 以亲自 去一趟 


我 齡意思 



去柯 尔福斯 顿海姆 




《日 报》 已 经勉道 我已中 


为了 到你的 别墅去 


恒温 器指数 是否正 








就到 你的别 墅去看 
开？ 你想的 可真是 
的路 德维希 曾经显 
“真他 妈的， 


这 一切都 被看作 是刑事 总监巴 埃兹曼 纳的辉 煌旗果 。喏， 亲爱 

的阿洛 依斯， 现 在赶紧 走吧! 为 了调剂 一下， 到 你的亲 爱的夫 
人那 里去作 一次绅 士客人 的访问 PEL ” 

这 时候， 我 们可以 想象， 在布 洛纳的 工作室 里几乎 发生了 

一场 非这个 环境能 适应的 混战。 据说 —— 只是据 说而已 —— 斯 



的， 这两 件事都 没有获 得成功 I 这 些企业 主一方 面想把 事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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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马上把 S 拿出 来， SB 放进去 。” 那么这 一位无 辜的、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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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毋自 一个童 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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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很庸俗 的人打 
正有人 受命对 他( 


fill 国 家里， 相互之 间可以 自由和 坦率地 说话, 


是 同样。 那 么如果 一个品 行端正 的或道 德很严 






命的人 




有谋 害也没 有杀害 更没有 伤害她 身体的 意图。 使她 



亡的人 就是那 个托特 格斯， 这不仅 已经得 到证印 



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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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为什 么要对 勃罗姆 太太说 的话进 行这样 小小的 改动呢 ，他 
解 释说， 作 为一个 记者， 他 要更加 精确， 而且也 习惯于 “把普 
通 人的讲 话说得 更清楚 些”。 


0*0 

不 能肯定 的是， 托特格 斯是否 真的溜 到了勃 罗姆太 太的身 
达， 或者 是 否为了 能在 《日 报》 上 登载卡 塔雖娜 母亲的 一 '些 话作 
为一项 采访的 成果， 于 是他捏 造了或 者说虚 构了这 次访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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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表现 记者齡 聪明或 才干， 而且还 附带可 K 报遒一 些东西 。海 
能 博士、 埃 德加尔 特护士 、.一 个名叫 霍尔娃 的西班 牙护士 、一 
个名 叫庇尔 科的葡 萄牙清 洁女工 —— 所有 这些人 都并不 认为， 
“这 个家伙 真会无 耻到这 种地步 以致有 可能做 跑 这种 事来” (海 
能博 士)。 不 过毫无 疑问， 这次尽 管可能 是捏造 《、 然 而却已 
被承 认了約 对卡 塔琳娜 母亲的 访何， 不 只是具 有决定 性的意 
义， 因龀 问题 自然就 来了， 究竟是 医院里 的入员 干脆否 认了发 



肯 宪生也 承认， 当然 这四个 粉刷匠 不总是 同时都 在的， 如果有 


人要偸 偸地混 进来， 那 是很容 易的。 海能博 士后来 曾说，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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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3 


作是 对她的 小天地 6 
一个 亲昵的 天地， 原 


密 起来—— 而 且他反 


联邦 国防军 


\m 


國 


itfj 


杀人。 




看来 可能性 


的作用 。大 家听了 一会严 


娜和 埃尔丝 •沃尔 特斯海 
* 

依 尔的生 活情况 之后， 
互相 拥抱， 但这 一次却 
姆女 士和巴 特斯同 布洛, 


園 


im 

關 


求他 的夫人 ，在今 



她应该 看到， 这个词 
纳 回答说 s “以 后我们 


I 理 里.| 


5S6 




医院里 她是在 星期五 




到 星期六 之间去 世的。 正文是 


人们 现在可 以认为 ，作 为不易 看透的 、现在 还自由 
自 在的卡 塔琳娜 •勃罗 姆的 第一个 被证明 了的牺 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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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她自己 的母亲 5 由于女 儿的狞 为刺激 了她， 以致 
断遂了 她的 生命。 这 是值得 注意的 。母 亲在 临死时 ，女 
儿还 在溫情 脉脉地 同强盗 和凶手 跳舞， 这是极 度的丧 
失人性 ， 对母亲 之死竟 然没有 眼泪。 难 道这个 女人仅 
仅是冷 酷的、 很 有心机 的吗？ 卡 塔琳娜 从前的 一 位雇 
主， 很 有名望 的乡村 医生的 太太， 曾这 样描写 卡塔琳 
娜 S “她具 有一种 真正的 娼妓式 的本性 5 为了 我的正 
在 成长的 儿子， 为了 我们的 病人， 也为 了我的 丈夫的 
声誉 ， 我必须 将她辞 退。” 卡塔琳 娜 • 勃罗命 是不是 
也参 与了声 名狼藉 的菲耐 姆博士 的侵吞 案 件呢？ . （ 《曰 
报》 在当时 已经报 道过这 一案件 了。） 她 的父亲 是不是 
一个假 病号？ 她的 哥哥为 什么会 犯罪？ 至于她 为什么 
能青云 直上， 而且有 很高的 收入， 这些 问题一 直没有 
能得到 解释。 现在 可以肯 定的是 2 卡 塔琳娜 •勃 罗姆是 
帮助有 血案的 戈顿逃 走的。 她无 耻地滥 用了一 个有极 
高名 望的科 学家、 企业家 的友好 的信任 和主动 的帮 
助。 根据 《日 报》 得到的 消息， 几乎可 以证明 8 并不 
是她 接納了 什 么绅士 客人， 而是 她不经 邀请自 动地作 
了女客 人， 到别墅 去进行 访问。 勃罗姆 的神秘 的驾车 
出 游已经 不再是 什么秘 密了。 她 毫不犹 豫地把 一个值 
得尊 敬的人 的名誉 ，他 的家 庭幸福 9 他 的政治 生涯 —— 
关于 这方面 《日 报》 已 经报道 过多次 —— 作 孤注一 
掷， 对一个 忠贞的 妻子的 感情和 四个孩 子视若 无睹。 
很 显然， 这个 勃罗姆 受了一 伙左派 人物的 委托， 要毁 
掉 这个企 业家的 前程。 

难 道警 察局和 检察官 能够信 任那个 想把勃 罗姆洗 
刷千 净的无 耻的戈 顿吗？ 《日报 》曾再 三提出 了 一个问 





了。 更有意 



是， 沃 尔特斯 海姆的 父亲， 一个名 叫罗姆 





① 边界墙 3 是 德意志 民主興 和国于 1961 年 8 月 13 日在东 西柏林 交界处 建造的 
— 座三十 .三公 里长的 界墙， 称其为 “反法 西斯防 卫墙” ，而西 徳称其 为“边 


界 墙”或 〃隔 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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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感觉 ，即 听觉) 
—— 这样说 合适些 



▼ ， 娜在这 个时间 一 _ 一大 约十二 点 左右- —— 

离开了 “ 金鸭” 记者俱 乐部； 她不 声不响 地在那 里逗留 了一个 
半 小时， 大概已 经攀一 …… 


了托特 格斯的 情况之 



就回到 住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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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 了勃 罗鳕是 




为她 滥用了 对她的 信任， 把 公寓的 下部结 构图全 告诉了 卡塔爾 
娜， 虽然 第一次 上诉被 拒绝， 但 是很难 说第二 次第三 次上诉 _ 
结 果会是 怎样。 还 有一# 事/ Ik 们已经 卖掉了 一辆汽 车》 于是 
不久 《日 报》 上就登 了一幅 布洛纳 夫妇的 一麵相 当漂亮 的高级 
汽车 照片， 下面的 说明是 s “ 什么时 候红色 的律师 需要换 一辆老 
百姓的 小汽车 呢?” 


五 + 二 


吕定 和斯特 劳布莱 德合伙 的公司 “吕斯 特拉 0 对布 洛纳虽 
然 没有全 部断绝 关系， 但 已经不 行了。 用 大家的 话说， 只是在 
做一些 “ 扫尾工 作”。 有一 次布洛 纳接到 斯特劳 布莱德 的一 个简 
短的 电话， 说: “我们 不会让 你们饿 死的。 ” 这件事 使布洛 纳感到 
非常 惊奇， 斯特 劳布莱 德不说 “你” 而说 “你 们”。 当然， 他仍 
然在为 “ 吕斯特 拉”和 “ 哈夫特 克斯” 办事， 但 已经不 再是国 


际范 围的， 甚至也 不再是 国内范 围的， 很少 是地区 性的， 大多 
数是当 地的一 些杂事 9 这意 思就是 他只能 和那些 可恶的 毁坏契 
约的人 和喜欢 坼讼的 人打打 交道。 这些人 因为曾 经答应 过他们 
用大 理石装 饰房屋 ， 结果却 只用了 松姆霍 夫地方 的石板 便提出 
诉讼# 或 者答应 他们在 浴室门 上油漆 三道， 他们 用刀子 刮掉油 


漆， 并雇入 来鉴定 ， 说只 油漆了 两道； 或者浴 



的款项 —— 人 们现在 就是把 这样一 些事情 交给他 处理， 而在过 
去， 为了参 与一些 重大的 规划， 虽 然不能 说经常 往来于 布宜诺 
斯艾 利斯和 帕斯波 利斯① 之间， 但出 出进进 也相当 频繁。 这在 


① 葙宜 诺斯艾 利斯， 陌根 廷首都 ； 粕斯波 刺斯， 古波斯 首都， 在今伊 朗古城 
— 设拉 子附近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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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 在樹窗 外边照 Ml « 日报》 的读 者可以 看到， 布洛纳 


和当鏽 商入正 在为一 只戒指 谈判。 当铺商 人正用 放大镜 在进行 
鉴定。 照片的 说明是 ，红 色的来 源真 _ 没有 了吗， 还是 在这里 



£ 十三 


布 洛纳最 大的顾 虑是劝 说卡塔 薄娜在 审讯时 供认， 她在星 
期日 早晨才 &定向 托特権 斯报复 —点 也投有 想杀窖 他的意 
圆， 只是想 吓唬他 一下。 銳在星 期六请 托特袼 斯来访 问时， 原 





五十四 

正 如哈赫 邇知布 洛纳的 那样， 对戈顿 的杀人 控告已 不能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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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给了斯 特劳布 莱 :德一 个 
可以同 样惋地 把它忘 掉 5 





分钟的 时间， 可是他 已经乘 电梯上 来了， 他已经 站在我 的面前 
了， 我 真感到 吃惊。 我一 看见他 9 就知道 他是个 混蛋， 是个地 
地 道道的 混蛋。 而 且他很 漂亮， 就象 人们所 说的漂 亮那样 。您 
看到过 照片。 他说 2 V 〗、 花 （小 勃罗 姆)， 我 们两人 现在干 些什么 
好呢 f 我一声 不晌， 往 屋子后 边退。 他就 跟着我 迸来， 而 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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